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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夢鑽石島

　　年滿１８歲的博拉在朋友阿迪的號召下，離開原生家庭來到鑽石島的工地工作。在偶然的一次機

會，博拉遇見了失蹤已久的哥哥索拉，卻發現有位神秘人不但贊助哥哥念書，甚至給了他優渥的生活

環境。

戲份短暫的索雷，背景交代破碎，關於離開家鄉的原因更是隻字未提(可以揣測是導演對農村人口外移

的安排)，但他的每次出現皆推動劇情發展，引領博拉在鑽石島的改變，尤其是讓博拉從勞動階級躍升

中產。他給予博拉美國夢和物質的需求，從再次見面到消失蹤影；自給予博拉零用錢至讓他接手咖啡

廳，博拉也漸漸疏離工地內的朋友並與心儀的女孩斷交，如同接受索雷輕易給予的禮物一般，也接受

了他的安排和未來。若索雷的出現象徵了在柬埔寨資本主義的興起，那麼索雷消失後，在中產階級生

活的博拉，正可說是對時下資產階級的繼承和延續。

　　在鑽石島五光十色的生活環境，金錢的利誘與朋友之間的情義互相拉扯；他想要兼備對愛情的憧

憬與家人對他的期待。當靠著耕農過日子的博拉母親在片中接近尾聲時過世，是對博拉的生活重心投

下了顆震撼彈，而他母親的離開，暗示著柬埔寨農村世代走向衰退。他認清家人及金錢的重要性後，

他拋棄了一切，聽從哥哥的指示，成為了哥哥希望他變成的樣子，同時也不願再回去鑽石島。

　　在偶然的一次機會中，博拉禁不起女友哀求，只好帶她回鑽石島欣賞演唱會，而這次的歸來，卻

好不真實。外資的持續湧入，工地開發日漸佔據大半個金邊，已不是博拉記憶裡的樣子，那個和朋友

們在遊樂場嬉戲，與心儀的女孩目睹金邊降雪的回憶的樣子，另一面更說明了博拉在索雷的安排下與

過去勞動階級生活一刀兩斷的事實。所有原先熟悉的事物隨著光陰及社會發展消逝，繁華街道、高樓

大廈取而代之，往昔彷若一場夢一樣，不留痕跡讓博拉回去探索。在故事中柬埔寨張開雙手歡迎外資

的投入，藉此提升國家財源，復甦了經濟卻催化了都市「反吸」以及鄉村「退化」，貧富差距更因此

擴大。

　　兜兜轉轉，你還記得當初追尋夢想打拼的初衷嗎？在經濟起飛的柬埔寨，年輕人紛紛出走鄉下，

前往那些開始興起的城市討生活。本片《迷夢鑽石島》就是藉由主角博拉的角度，帶領觀眾窺視鑽石

島突起所帶來的改變以及人民被迫適應當局所受之衝擊。



面對貧富，導演的表達方式

　　在視覺上面，導演運用了流行且柔和的光影調配，比如：夜裡的燈火、遊樂場、舞池的燈效等，讓

畫面顯得新鮮活潑。而刻意的剪接，讓明暗快速切換、音量急遽變換，雖在觀看時給人衝突之感，卻也

因如此，交替出主角生活裡層次的起伏變化。

　　拍攝技巧上，導演使用了大量長鏡頭，聚焦於主角們的臉部特寫鏡頭，留給觀眾充足的時間思考。

每一個神韻、表情、動作背後是包含了何種情緒以及想法，使人彷若化身為博拉，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抉

擇。有一戲是博拉哥哥在吧檯旁問他要不要一同去美國發展，隨著博拉考慮、深思的心境，鏡頭也漸漸

由遠而近鎖定博拉的臉部，原先身旁的五光十色也消失於鏡頭內；同時環境音量急遽上升，讓人更能投

生意志在博拉身上，去思考哥哥給予自己的建議與期許。

其實，這些台灣也經歷過

　　在1960年代開始為台灣經濟起飛之時，剛開始發展的台灣，成為各國眼中的經濟奇蹟，在經濟快速

發展下，許多鄉下的青年們為了憧憬、為了理想，紛紛出走於台北等城市，成為所謂的「島內移民」。

在那之後的流行音樂，也都是描述著青年們懷抱著理想抱負，於台北街頭打拼，然而繁華的街道縱橫，

卻始終沒有自己的容身之處；絢爛的霓虹燈閃爍，但從來都不如家鄉的星星。當時的台灣，其實正如現

在的柬埔寨一樣，是一個讓人期待、充滿希望的開發處，任何的事物皆有可能。

我，是誰？

　　劇中，博拉在城市中面對了不同層面的誘惑，有金錢、有感情，但也造成了他對於自我認知的混淆，

究竟自己該做什麼？什麼又才是自己真正要的？令人聯想起蔡明亮編導的《青少年哪吒》，不同於《迷

夢鑽石島》透過博拉的眼睛去觀察柬埔寨，後者則是偏向讓觀眾主動發掘鏡頭層面下的情感體現，如同

寓言般的相輔探究社會脈動。而兩部片皆是由一種「迷惘」貫穿其兩部電影，不過這迷惘卻從中有著不

同意象。在《青少年哪吒》裡頭，待小康和阿澤等人的故事發展，蔡明亮導演運用長鏡頭嫻熟的營造出

徬徨感，而這樣強烈的徬徨感是建立在無力改變的現實上，舉例來說，片尾阿澤和阿桂兩人在破舊公寓

裡的戲份，阿桂對阿澤說：「我們離開這裡好不好」，但又不知何去何從，兩人緊緊相擁著並在對方懷

裡啜泣，是無所適從且壓抑不伸的迷惘。而《迷夢鑽石島》中的博拉在擁有更富裕的生活後，代價卻是

必須離開一起在工地賣命的友誼和底層出生的愛人，闡述的是成長過程下逼不得已該抉擇、捨棄的迷惘。



螢幕是現在，但卻充滿著過去與未來

　　本片導演周戴維自年幼即在法國出生、成長，在長大後才踏上並真正去了解柬埔寨的一切。如此的

生長環境讓他既是法國人，也是柬埔寨人，在觀察柬埔寨這個國家時便有了新的思維及角度，他看到了

柬埔寨電影盲目的跟隨好萊塢風格；也認為自己對於這片故土應該要擁有更深層的認識，於是周戴維開

始以故鄉為題材拍攝電影，將大家不曾看過的柬埔寨風情展現給眾人。務實卻不失新意是他一貫的風格，

在他的前一部紀錄片《金映歲月》，便可以看出他在空間和影像處理方面的潛力。不同的是《金映歲月》

使用大量過去的海報、配樂等，做為與「現在」溝通的媒介，並利用口述回憶，勾勒出對過去緬懷的見

證。相較之下，《迷夢鑽石島》反其道而行，將時空的疏離感帶到未來，以離鄉背井打拼的青少年襯托

急速變化的社會。

　《迷夢鑽石島》乍看之下是個極典型的故事，劇情描寫對美好稍縱即逝的惆悵，寫實基調的拍攝手法

將該社會中青少年沒有目標的隨波逐流表露無遺；也在特別的光影、剪輯下讓人融入柬埔寨文化風情，

令整體與主流電影截然不同擁有自己的步調及風格，最後的今昔對比，也使得事過境遷的無力感展露無

遺。在坎城、釜山影展分別拿下大獎後，周戴維用自身實力，再次讓世界看見柬埔寨，也讓柬埔寨與國

際電影接軌。

但不論是在鑽石島抑或台北，主角似皆被受困於反覆探索又茫然失措的無限輪迴的空間內，輕則孤僻疏

離、找不到認同，重則迷失自我。


